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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江
湖
上
龍
蛇
混
雜
，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
﹁
病

關
索
﹂
楊
雄
對
於
﹁
鼓
上
蚤
﹂
時
遷
偷
雞
摸
狗
的
行

為
，
竟
不
以
為
忤
，
僅
笑
道
：
﹁
還
未
改
本
行
﹂
而

已
。

石
秀
等
三
人
心
安
理
得
，
盛
飯
、
喫
雞
，
飽
餐
一
頓
。

倒
是
店
小
二
睡
了
一
會
放
心
不
下
，
爬
起
身
到
處
看
看
。

巡
至
廚
房
，
看
見
桌
上
有
雞
骨
及
雞
毛
，
連
忙
往
灶
頭

看
，
但
見
鑊
中
有
半
鍋
雞
油
，
心
知
不
妙
，
連
忙
到
後
面

查
看
，
發
覺
雞
籠
裡
的
大
公
雞
不
知
去
向
，
忙
向
三
人
追

問
，
斥
其
不
講
情
理
，
偷
了
店
中
﹁
報
曉
雞
﹂
吃
掉
。

古
時
未
有
時
鐘
，
白
晝
，
平
民
靠
看
日
照
、
天
色
估
度

時
辰
，
晚
上
有
打
更
佬
打
更
報
更
次
；
亦
有
養
一
頭
大
公

雞
，
天
將
破
曉
，
雞
啼
斷
斷
續
續
叫
醒
，
直
至
天
光
大

白
，
此
頭
大
公
雞
，
是
為
﹁
報
曉
雞
﹂。

時
遷
性
格
無
賴
，
推
說
他
們
所
吃
的
雞
是
半
途
中
所

買
，
未
曾
見
過
店
中
的
﹁
報
曉
雞
﹂。
店
小
二
再
追
問
：

﹁
我
店
裡
的
雞
卻
哪
裡
去
了
？
﹂

時
遷
撒
賴
到
底
，
反
唇
相
譏
，
說
是
可
能
被
野
貓
、
鷂

鷹
吃
了
。
但
店
小
二
堅
持
認
為
：
﹁
我
的
雞
才
在
籠
裡
，

不
是
你
偷
是
誰
？
﹂

石
秀
看
見
二
人
糾
纏
不
休
，
乃
叫
二
人
不
要
再
爭
吵
，

並
問
店
小
二
，
這
頭
﹁
報
曉
雞
﹂
價
值
多
少
，
自
己
賠
償

了
事
。
店
小
二
說
這
頭
﹁
報
曉
雞
﹂，
店
中
缺
少
不
得
，
就

算
是
﹁
你
便
賠
我
十

銀
子
也
不
濟
﹂，
堅
持
石
秀
等
人
歸

還
那
頭
﹁
報
曉
雞
﹂。

在
宋
代
，
買
一
個
婢
女
，
也
只
是
四
、
五

銀
子
而

已
，
試
問
一
隻
﹁
報
曉
雞
﹂
又
價
值
幾
何
？
現
在
石
秀
願

意
賠
償
損
失
，
但
店
小
二
則
說
十

亦
不
行
，
分
明
故
意

刁
難
。

石
秀
見
店
小
二
刁
難
，
不
由
大
怒
，
斥
店
小
二
哄
詐
，

﹁
老
爺
不
賠
便
怎
的
！
﹂

一
般
店
家
，
莫
不
抱
﹁
和
氣
生
財
﹂
宗
旨
經
商
。
但
這

店
小
二
卻
出
言
不
遜
，
指
石
秀
撒
野
，
並
謂
：
﹁
我
店
不

比
別
處
客
店
，
拏
你
到
莊
上
便
做
梁
山
泊
賊
寇
解
了
去
！
﹂

店
小
二
為
何
如
此
刁
難
石
秀
三
人
，
無
他
，
一
方
面
見

三
人
乃
過
路
客
，
楊
雄
一
臉
病
容
，
時
遷
形
態
猥
瑣
，
只

石
秀
一
表
人
才
。
另
方
面
，
地
處
一
方
之
霸
的
祝
家
莊
，

店
是
祝
家
莊
的
店
，
自
己
是
祝
家
莊
的
人
，
這
才
有
恃
無

恐
。我

曾
經
講
過
，
︽
水
滸
傳
︾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
不
怕

官
，
只
怕
管
﹂，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
豹
子
頭
﹂
林
沖
，
受

高
太
尉
父
子
屈
辱
陷
害
，
亦
逆
來
順
受
；
﹁
小
李
廣
﹂
花

榮
受
盡
劉
知
寨
的
氣
，
仍
然
吞
聲
忍
氣
，
只
因
高
太
尉
、

劉
知
寨
剛
好
是
頂
頭
上
司
，
剛
好
分
別
﹁
管
﹂

他
們
。

現
在
正
好
是
在
祝
家
莊
地
頭
，
店
小
二
刁
難
石
秀
他

們
，
也
是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表
達
出
﹁
不
怕
官
，
只
怕
管
﹂

的
思
想
。

話
說
石
秀
聽
店
小
二
要
把
他
們
拿
到
莊
上
，
當
作
梁
山

泊
賊
寇
捉
去
見
官
，
不
由
大
罵
，
店
小
二
見
勢
不
妙
，
大

聲
叫
﹁
有
賊
﹂。
只
見
店
裡
走
出
三
個
赤
條
條
大
漢
，
衝
向

楊
雄
、
石
秀
，
卻
被
石
秀
一
拳
一
個
，
打
到
一
扑
一
碌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三
二
︶

日
本
因
地
震
和
海
嘯
而
導
致
核
電
廠
的

核
輻
射
，
災
害
方
興
未
艾
。
而
事
故
的
原

因
若
明
若
暗
，
日
本
當
局
似
乎
有
隱
瞞
某

些
細
節
，
於
是
謠
言
四
起
。
網
上
傳
說
的

最
驚
人
之
說
是
日
本
人
在
海
底
進
行
核
試
驗
，

導
致
如
此
影
響
巨
大
的
災
難
。

傳
說
之
一
是
，
日
本
核
電
廠
所
用
的
核
原

料
，
不
是
通
常
的
鈾
，
而
是
鈾
和

的
混
合

體
。
這
樣
做
從
經
濟
上
來
說
，
非
常
不
划
算
。

但
唯
一
的
好
處
是
，
燃
燒
後
的
核
廢
料
，
便
是

提
純
的

，
可
以
用
來
製
造
原
子
彈
。

另
一
個
疑
點
是
，
美
國
前
往
日
本
救
援
的
航

空
母
艦
里
根
號
，
突
然
撤
走
，
原
因
是
艦
上
人

員
受
到
核
輻
射
的
影
響
，
因
而
逃
離
。

日
本
如
果
要
搞
核
試
驗
，
由
於
是
島
國
，
地

少
人
多
，
在
陸
地
下
進
行
不
易
。
唯
一
辦
法
是

搞
海
底
核
試
驗
。
但
海
底
核
試
，
各
核
子
大
國

都
沒
有
試
過
。
日
本
是
否
有
本
事
首
創
這
種
安

全
成
疑
的
新
型
核
試
驗
，
而
且
這
是
要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韙
的
事
，
日
本
人
敢
嗎
？

看
來
，
日
本
進
行
海
底
核
試
驗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但
儲
存
可
以
製
造
原
子
彈
的
﹁
核
廢

料
﹂，
卻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目
前
，
日
本
核
電
站
事
故
產
生
的
輻
射
仍

在
擴
散
。
日
本
又
是
貿
易
大
國
，
工
農
產
品

出
口
不
少
，
污
染
輻
射
物
的
產
品
可
能
影
響

全
世
界
。
這
正
是
當
前
日
本
核
輻
射
問
題
牽

動
人
心
的
重
要
原
因
。

香
港
與
日
本
的
關
係
密
切
，
香
港
進
口
不

少
日
本
蔬
果
，
日
前
香
港
進
口
的
日
本
蘿
蔔

和
菠
蘿
，
被
驗
出
放
射
物
質
超
標
一
點
六
倍

至
九
倍
。
以
至
當
局
已
立
即
宣
布
禁
止
日
本

五
個
縣
的
奶
類
和
蔬
果
等
農
產
品
入
口
。

日
本
又
是
港
人
重
要
的
旅
遊
和
休
假
的
地

方
，
目
前
雖
然
對
日
本
有
紅
色
旅
遊
警
告
，

但
已
有
旅
行
社
率
先
宣
布
恢
復
對
東
京
和
日

本
東
北
區
之
外
的
旅
遊
安
排
，
一
下
子
便
辦

了
二
百
個
團
。

核
輻
射
雖
然
沒
有
直
接
影
響
香
港
，
但
間

接
的
影
響
也
甚
為
巨
大
。
港
人
身
處
和
平
環

境
已
久
，
應
該
多
作
一
些
居
安
思
危
的
思
想

準
備
。

感
動
人
的
故
事
，
雖
然
我
相
信

世
上
多
得
不
可
勝
數
，
特
別
是
災

難
發
生
時
，
感
人
的
故
事
特
別

多
。
但
是
，
香
港
的
傳
媒
大
多
習

慣
以
八
卦
新
聞
為
主
，
看
熱
鬧
看
笑

話
，
多
於
去
發
掘
感
動
的
題
材
，
這
現

象
在
娛
樂
圈
給
人
的
印
象
更
是
如
此
。

不
過
，
每
有
大
災
難
發
生
時
，
香
港

的
娛
樂
圈
總
會
令
人
感
動
，
藝
人
都
會

團
結
起
來
，
用
推
己
及
人
的
愛
心
，
為

災
民
籌
款
。
就
像
這
次
日
本
的
世
紀
大

地
震
，
藝
人
團
結
起
來
，
把
愛
心
獻
給

日
本
的
災
民
一
樣
。

但
是
平
常
這
樣
的
令
人
感
動
的
故

事
，
似
乎
就
在
傳
媒
裡
欠
奉
了
。
其

實
，
這
樣
的
故
事
還
是
有
的
，
我
就
知

道
一
個
。

看
過
﹁
大
家
樂
﹂
的
廣
告
嗎
？
被
裡

面
紙
燒
食
物
吸
引
而
去
覓
食
嗎
？
過
年

前
看
過
那
個
排
山
倒
海
式
播
出
的
巧
克

力
廣
告
嗎
？
有
被
吸
引
去
買
來
送
禮
或

自
用
嗎
？
看
過
那
兩
個C

A
N
O
N

攝
影

機
的
廣
告
嗎
？
一
個
俊
男
拿

攝
影
機

後
，
帽
子
飛
起
變
成
蝴
蝶
飛
舞
，
花
呀

什
麼
就
顯
現
了
，
或
者
欣
賞
過
那
幾
個

在
慢
動
作
舞
蹈
中
的
女
子
鏡
頭
嗎
？

還
有
很
多
，
這
些
廣
告
，
都
是
香
港

一
家
公
司
後
期
製
作
的
。
這
家
從
事
後

期
製
作
的
公
司
，
名
叫
﹁P

O

﹂，
二
○

○
三
年
成
立
，
如
今
分
公
司
開
到
上
海

了
。
創
辦
人
知
道
是
誰
嗎
？

就
是
尼
古
拉
斯
．
謝—

—

謝
霆
鋒
是

也
。
謝
霆
鋒
為
什
麼
要
創
辦
後
期
製
作

公
司
？
他
說
，
因
為
他
在
拍
電
影
時
，

時
常
聽
到
的
是
，
拍
完
之
後
送
到
韓

國
、
泰
國
、
台
灣
去
做
後
期
製
作
，
從

未
聽
過
香
港
兩
個
字
。
他
就
想
，
人
家

能
，
香
港
就
不
能
？
於
是
，
他
和
合
夥

人
默
默
地
成
立
這
家
公
司
，
默
默
耕

耘
，
已
經
八
年
了
。

別
處
做
得
到
，
香
港
為
什
麼
做
不

到
？
這
種
為
自
己
生
長
環
境
考
量
的
念

頭
，
令
人
感
動
，
特
別
是
八
年
前
的
謝

霆
鋒
那
麼
年
輕
就
有
這
樣
愛
港
的
精

神
，
這
不
正
是
政
府
官
員
需
要
多
為
香

港
設
想
的
精
神
嗎
？

西
方
媒
體
普
遍
把
伊
莉
莎
伯
．
泰
萊

的
逝
世
說
成
是
：
﹁
荷
里
活
黃
金
時
代

最
後
一
位
明
星
走
了
。
﹂
亭
亭
玉
立
的

少
女
總
是
令
人
神
迷
的
，
但
我
﹁
認
識
﹂

泰
萊
時
，
這
位
﹁
世
界
最
美
的
女
人
﹂
已
是

疾
病
纏
身
的
﹁
玉
婆
﹂，
身
形
臃
腫
，
接

是

跟
比
自
己
小
二
十
歲
的
建
築
工
人
拍
拖
，
負

面
消
息
充
斥
英
美
小
報
；
﹁
玉
女
﹂
只
留
在

早
期
的
電
影
和
舊
照
片
中
。

跟
她
同
期
征
服
五
、
六
十
年
代
男
人
的
還

有
兩
位
女
星
：
瑪
麗
蓮
夢
露
和
柯
德
莉
夏

萍
。
夢
露
是
性
感
女
神
，
被
著
名
男
星
奇

勒
．
基
寶
形
容
為
﹁
令
男
人
以
身
為
男
人
為

自
豪
﹂，
她
的
魅
惑
令
男
人
產
生
帶
上
床
的
遐

想
，
卻
又
野
得
叫
他
不
願
帶
回
家
；
夏
萍
則

是
純
情
玉
女
，
﹁
優
雅
﹂
得
令
名
作
家
多
明

尼
克
．
杜
尼
︵D

om
in
ick

D
un
n
e

︶
覺
得

﹁
這
個
詞
是
為
她
而
發
明
的
﹂，
纖
弱
得
令
男

人
有
保
護
的
衝
動
，
但
又
清
純
得
令
人
不
敢

接
近
。

泰
萊
的
形
象
則
兼
具
了
純
情
和
妖
艷
，
她

的
愛
比
較
世
俗
，
令
人
感
到
可
以
接
近
。
所

以
，
她
十
八
歲
就
結
婚
，
一
生
經
歷
八
次
婚

姻
，
老
公
上
至
富
豪
，
下
至
工
人
，
跨
階
級

又
跨
年
齡
，
有
人
為
她
離
婚
，
她
也
為
愛
出

家
，
她
不
停
戀
愛
，
都
是
為
了
結
婚
，
她
在

一
次
訪
問
中
說
：
﹁
至
少
，
我
沒
上
過
丈
夫

以
外
的
男
人
的
床
。
﹂

她
不
像
夏
萍
，
為
了
專
心
演
出
舞
台
劇
，

忍
痛
放
棄
了
那
位
﹁
每
個
周
末
在
紐
約
最
好

的
餐
廳
訂
下
最
好
的
位
置
等
她
﹂
的
英
國
年

輕
工
業
家
；
也
不
像
夢
露
，
為
了
給
甘
迺
迪

總
統
獻
唱
生
日
歌
，
不
惜
得
罪
公
司
高
層
；

泰
萊
卻
既
要
愛
情
，
也
要
事
業
。
她
跟
李

察
．
波
頓
從
合
作
、
相
愛
到
相
守
、
離
異
、

復
合
、
再
分
手
，
乃
至
最
後
親
口
承
認
是

﹁
一
生
最
愛
﹂，
都
那
麼
真
實
和
坦
承
。

電
影
明
星
常
是
影
迷
心
中
慾
望
的
化
身
，

既
用
來
﹁
養
眼
﹂，
也
用
來
﹁
飽
口
﹂。
這
兩

點
，
這
位
玉
女
兼
玉
婆
都
做
到
了
。
對
於
一

個
曾
經
是
美
得
不
可
方
物
的
女
明
星
來
說
，

老
去
，
是
可
怕
的
，
泰
萊
也
從
容
面
對
了
，

並
真
實
地
走
了
過
來
，
還
因
為
愛
滋
病
患
者

爭
取
權
益
和
對
好
朋
友
的
仗
義
，
留
下
了

﹁
重
情
重
義
好
女
人
﹂
稱
號
。

大明星的愛

活
地
艾
倫
說
：
﹁
如
果
純
講
經
濟
原

因
，
有
錢
是
比
貧
窮
優
勝
。
﹂

這
就
解
釋
了
為
什
麼
金
融
危
機
發
生

以
後
，
當
人
們
失
去
了
工
作
、
退
休
收

入
或
安
全
感
時
，
金
錢
和
快
樂
幸
福
之
間
的

關
係
一
直
是
大
眾
關
注
的
事
。
不
少
政
客
尤

其
關
注
金
錢
和
幸
福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法

國
，
總
統
薩
科
齊
已
經
建
議
將
人
民
的
幸
福

作
為
關
鍵
指
標
的
增
長
數
據
代
替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

D
P

︶。
這
數
據
將
測
量
有
關
工
作

與
生
活
的
平
衡
、
廢
物
循
環
利
用
、
家
務
，

甚
至
交
通
擠
塞
水
平
等
的
情
況
。
請
不
要
發

笑
，
英
國
首
相
大
衛
卡
梅
倫
亦
建
議
為
感
到

厭
倦
衰
退
的
英
國
人
引
入
幸
福
指
數
，
以
測

量
工
作
保
障
、
家
庭
關
係
和
身
體
健
康
，
作

為
人
民
幸
福
的
指
標
。

這
裡
令
人
困
惑
之
處
是
物
質
財
富
和
幸
福

之
間
的
關
係
，
現
已
成
為
學
術
界
一
個
大
面

積
的
研
究
領
域
，
其
結
果
將
會
是
百
家
爭

鳴
。
一
項
在
科
學
日
報
發
表
的
研
究
說
：
較

高
的
經
濟
增
長
不
會
使
人
們
更
快
樂
。
根
據

這
項
研
究
，
中
國
、
韓
國
和
智
利
這
三
個
國

家
的
人
均
收
入
在
不
到
二
十
年
已
經
翻
了
一

番
，
但
人
們
並
不
比
以
前
雙
倍
快
樂
。
另
一

方
面
，
福
布
斯
報
道
說
，
倫
敦
的
列
格
坦
研

究
所
發
現
澳
大
利
亞
是
世
界
上
排
名
第
四
的

快
樂
國
家
，
緊
接
在
挪
威
、
丹
麥
和
芬
蘭
之

後
。
而
世
界
上
最
快
樂
的
國
家
是
民
主
的
、

擁
有
良
好
的
生
活
水
平
和
強
大
的
福
利
網
。

在
沃
頓
商
學
院
和
加
州
大
學
的
學
者
說
：

我
們
的
幸
福
感
覺
很
大
程
度
上
涉
及
到
跟
同

輩
攀
比
。
研
究
表
明
，
我
們
寧
願
生
活
在
一

個
我
得
到
五
萬
元
年
薪
，
而
其
他
人
賺
兩
萬

五
千
元
的
世
界
中
，
這
比
起
我
有
年
薪
十
萬

元
而
別
人
賺
廿
萬
元
更
令
人
愜
意
。
換
句
話

說
，
只
要
我
們
都
比
人
優
勝
，
我
們
都
很
高

興
。
社
會
上
的
攀
比
更
是
令
人
關
心
的
課

題
，
地
位
和
等
級
上
的
高
低
絕
對
重
要
過
銀

行
帳
戶
結
存
的
高
低
。

幸福的感覺

在一個地方住下來，從開始的陌生漸漸走到熟
悉，中間的那段過程時常在心中閃現，像不會

凋零的塑料玫瑰，雖然蒙上薄薄塵埃，但過一過清
水，拿出來照舊如新。
當初從北方的城市遷移到中部小鎮，對當地的人、

物、事、日常生活，包括一切衣食住行都極端好奇。
老街上累積滿 痕跡的古屋、路邊零落的怪味撲鼻的
熟食檔口、後巷兩間緊貼在一道的簡陋咖啡店，花園
住宅附近幾棵長鬍鬚的滄桑大樹，甚至居民每日的粗
簡衣 ，話語中濃重的奇腔異調等等，往往有兩三個
當地人佇在街邊說話，多是木無表情，但那急促語氣
和強橫態度，外來的旁觀者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在吵架
或謾罵，原來在同一個國家也會存在 無法置信的文
化震蕩。
每天黃昏徐徐踱步，或緩緩踩單車，一路上慢慢瞧

看。無需蓄意搜尋，每個轉角處自會出現一個驚奇。
偶爾停駐腳步，或下來推單車步行，仔細去觀察一條
在許多水草和全是蝌蚪的小河溝裡悠游的大肥魚；一
隻白臉長頸粉紅短尾巴的長腳水鳥警覺性地左瞄右
眄，然後慌慌張張在溝水淺淺生滿奇花和雜草的渠裡

仿徨卻迅捷地跳來躍去；驟然有只黃鶯高叫一聲，嗓
子粗啞難聽，如沒見到鳥兒的艷黃蹤影而單從聲音揣
測，可能會誤以為那應該是黯黑色的烏鴉，向日葵色
的黃鳥展開翅膀，快速地離開本來駐足的無葉無花只
餘幾根枯枝杈幹的大樹，待得另一隻黃鶯兒也跟在後
面揚飛起來，我們才知道先前那隻鳥兒的叫聲是在招
呼牠的友伴，不甚明了黃鶯兒的聲音為何粗魯難聽之
極，和書上提供的資訊竟兩不相干。再一抬頭，一隻
亮麗紅頭鮮明藍身的釣魚翁，絲毫不受干擾，亦無一
絲驚慌，穩重內斂地獨立於瘦長的電線桿上，稍稍不
屑地將尖尖的長嘴指 另一個方向，事不關己萬事不
理，默不作聲靜靜沉思。
宛若一個來自外地的觀光客，無意中撞入一個與自

己無干無涉，並隔閡得足以牽引好奇心升上來的地
方。旅遊是由於對目前生活的極度厭倦，早晨醒來甚
至不願意起身，要面對的是相同的面孔同樣的表情，
熟悉產生的倦怠感覺令人只想逃離原有的秩序和規
律。每回提 整理妥當的行李箱，遠道去一個地方旅
行，等同放下平日肩挑的生活重量的一種休閑方式。
帶 旅遊者的眼睛去觀看事物，印象縱然只在淺層表
面，興奮中仍舊充滿無限吸引力。無論所到之處是繁
華或荒僻，皆因是他人的家居和故鄉，沒有投入自己
在其中，旅遊者的情緒愉悅輕快，一切過眼之物，純
粹是經過，不管來去，無需承載過多深重的感情負
擔。氣定神閑，輕悠自在地看過，行過，拂拂衣襟，
走了，有一種不必負責的愜意，也不需攜帶愛恨的強
烈情緒去深入體驗。淺淺地，輕輕地，沒有付出，沒
有期盼。
無形中一日裡最期待的時光便是在絳紅色的黃昏暖

暖的陽光裡的隨意溜達。戀戀於騎單車的午後，天氣
往往從炙人熾烈到柔和清涼，隨意地踏 腳車，大汗
滲透背後及胸前的衣服而意猶未盡，越踩越遠，曾讓
單車帶到一個人煙稀少寧謐幽靜的小村莊，母雞和小
雞在高腳屋下邊遊蕩，無視於外人的闖進，這時連踩

單車也略嫌太快，下車，手牽單車蹀踱，高腳屋是木
板建築，前門的樓梯階，兩邊扶手畫 美麗圖案，窗
口是手工雕花製作，風揚起斑斕色彩的花布窗簾，看
不到屋內的人，有數隻不同顏色的花貓，慵懶懶地躺
臥在高腳屋底下的水泥地上，動也不動；不遠處隱約
傳來孩子玩耍遊戲的嬉笑聲。按那屋子的建築結構，
一目了然是馬來友族的居所。梯階下左旁有個圓圓水
缸，缸邊地上開滿各種叫不出名字卻色彩絢麗的小
花，伸手觸動它們的時候，幽幽的香氣在空氣中浮
蕩。形體飽滿的水缸並不大，裡頭一缸清水，缸旁梯
邊掛 一個盛水用的長柄椰殼勺子，正在端詳，曾居
鄉下的同伴告知，缸裡清水是讓來客洗凈腳下塵沙，
才踏步上樓，對此一無所知故驚異卻又感受到屋主的
周到體貼。一個 全色上衣和花布圖案沙龍的老婦女
自屋底下的廊柱後邊走來，布滿歲月軌跡的臉，對毫
不相識的我們露出親切微笑，爽朗詢問，要來坐嗎？
她手上提 一長串香蕉，一梳黃一梳青混雜 ，大概
是從後院砍下剛成熟的果實回來。那群在不遠處戲耍
的小孩們突然蹦跑到她前面，婆婆，請我們吃香蕉。
她點頭，拿去，拿去吧，轉過來自然地問，要吃香蕉
嗎？是偶然或是巧合？這真的是現實生活嗎？比較像
一部溫馨影片裡的其中一個畫面。我毫不客氣點頭，
伸手同她要了一條香蕉，如果不這樣，我擔心眼前所
見的事物會在剎那間消失，它更像是一個夢。鏡花
緣，桃花源記，後來發現全都是虛擬的幻境。起碼手

上有一條香蕉皮作為證明。寂靜的畫面突然熱鬧喧囂
起來，青黃相接的香蕉就擱在地上，孩子們隨意一人
拉一條， 快活開心笑 吃 ，繼續戲耍。夕陽的光
線在畫面上鍍了一層黃金，像經過提香的畫筆細心彩
繪過，全是他圖裡璀璨潔凈的眩目金色。
從馬來友族村踅個彎，進了華人新村。迎接我們的

是一群盡全力在吠叫的狗，外人的氣味對牠們分外刺
激。張牙舞爪的姿態迫我們小心翼翼退出大路。幾間
屋子的人出來望一望，老少兼有，無一絲表情，冷淡
漠然的視線彷彿沒有焦點，在這兒旅居了幾個星期的
我們習以為常，平心靜氣離開，方知要走進這裡的新
村需要熟悉朋友的帶領確是真實情況。靠朋友的關
係，後來果然獲得熱情招待，這裡的人有一種不輕易
對陌生人付出縱然僅是一個微笑的人性特質。是過於
自大抑或缺乏自信？也許他們和到來觀光的人同樣，
亦是不心甘情願將自己投入其中的暫時寄居於此的旅
遊者而已？起初頗費周章花時勞神去估量，歲月遞嬗
後，多了時間和時間帶來的寬容，漸漸了解他們粗聲
大氣後邊的單純脾性。
許多重要和不重要的細節，包括生活上的氣息，逐

日融合進去，再也分不清陌生的是什麼，熟悉的又是
什麼，時光再長一些，很自然地失去你我的區別，屈
服的日子終於將生活變成一片混沌。少一份細心觀
察，多出來的是用心關懷。初來乍到覺得無比新奇的
一切，在似慢實迅的流轉歲月裡被緩和、終至消損殆
盡，有時候說話速度快，居然出現當地口音，忍不住
自我警惕。一旦陌生和熟悉一日一日滲溶，如水或油
加進麵粉裡，隨意揉搓幾下，和成一個分不開的麵
團。
周圍的新奇感泯滅，生活的粗糙面一一浮突出來，

細緻離得越來越遠，不知不覺中被同化為當地一分
子。原本充滿吸引力並引發許多幻想的神秘陌生事
物，逐漸轉化為熟悉得再也無法引起註視欲望的景
物。歲月讓一個尋找風景看的人化成風景裡的主角之
一。再度經過種滿香氣鮮花的鄉村房子，聞不到那馥
郁的甜甜花香。其實它從沒喪失，一直都在，已喪失
的是旅人精細的感官和易於陶醉的心情。
而我仍坐在現在的生活裡，穿越時空，看見我心裡

的塑料玫瑰一點一點地蒙上塵埃。

「不怕官，只怕管」

日本進行核試？

韋基舜

客聚

距
離
福
島
核
電
站
方
圓
二
十
至
三
十
公
里
的
相
馬

市
，
市
長
櫻
井
勝
延
向
外
發
出
哀
的
美
敦
書
，
透
露

該
市
臨
近
缺
水
缺
糧
缺
燃
油
境
地
，
許
多
人
可
能
因

而
餓
死
。
這
消
息
就
比
地
震
海
嘯
遇
難
更
加
令
人
難

過
。
無
論
如
何
，
政
府
因
為
忙
於
應
付
有
可
能
發
生
的
核

災
難
，
再
無
暇
關
顧
其
他
地
區
居
民
生
死
安
危
，
這
話
總

說
不
過
去
。
現
時
受
災
地
區
因
輻
射
影
響
而
生
人
勿
近
，

連
中
國
送
出
救
濟
品
都
被
要
求
直
接
送
到
災
區
。
政
府
既

不
肯
負
起
撤
走
災
民
的
責
任
，
亦
不
提
供
任
何
援
助
，
無

疑
是
要
讓
災
民
自
生
自
滅
。
日
本
政
府
對
人
民
的
冷
酷
，

早
有
前
科
，
就
說
說
一
個
有
關
日
本
餓
死
自
己
人
的
故

事
。一

九
五
二
年
出
版
的
小
說
︽
二
十
四
顆
眼
珠
︾，
提
到
日

本
政
府
在
發
動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預
算
犧
牲
一
億
日

本
人
民
完
成
這
場
戰
役
，
如
果
是
他
國
作
家
寫
的
小
說
，

一
定
沒
有
人
相
信
這
個
事
實
，
還
以
為
是
什
麼
誹
謗
誣

衊
，
可
是
︽
二
十
四
顆
眼
珠
︾
的
小
說
作
者
壺
井
榮
是
日

本
女
作
家
，
就
沒
可
能
破
壞
自
己
國
家
形
象
。
一
九
八
五

年
這
部
小
說
第
二
次
拍
成
電
影
，
田
中
裕
子
飾
演
大
石
老

師
的
版
本
裡
，
就
出
現
日
本
投
降
，
日
軍
首
領
從
戰
場
敗

走
時
，
任
由
受
傷
少
年
軍
人
置
之
荒
野
，
理
由
是
為
免
傷

兵
延
誤
逃
亡
時
間
，
高
級
長
官
還
拋
下
小
瓶
毒
藥
，
狠
然

讓
傷
兵
自
行
了
斷
。

大
家
一
定
沒
有
忘
記
，
八
十
年
代
家
傳
戶
曉
的
日
本
電

視
劇
︽
阿
信
的
故
事
︾
吧
，
劇
中
亦
曾
提
到
阿
信
長
子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陣
亡
，
她
丈
夫
原
先
以
為
兒
子
是
為
國

光
榮
犧
牲
，
後
來
才
知
道
原
來
兒
子
與
一
眾
士
兵
被
長
官

派
駐
到
某
處
叢
林
，
後
方
從
此
不
聞
不
問
，
無
食
無
糧
，

兒
子
因
為
不
忍
心
吃
同
僚
的
屍
體
而
活
活
餓
死
。

當
日
以
為
是
﹁
正
義
之
戰
﹂
積
極
鼓
勵
兒
子
參
軍
，
後

來
發
現
自
己
國
家
的
侵
略
惡
行
後
，
深
悔
害
了
兒
子
，
阿

信
的
丈
夫
抵
受
不
住
刺
激
，
最
終
引
咎
自
殺
。
日
本
這
個

﹁
包
裝
﹂
皇
國
，
當
年
誘
使
年
輕
人
上
陣
送
死
，
鼓
勵
他
們

做
人
肉
炸
彈
，
就
為
他
們
包
裝
個
堂
皇
好
名
目
：
稱
之
為

﹁
神
風
敢
死
隊
﹂。
可
見
他
們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不
止

對
其
他
國
家
殘
忍
，
對
自
己
國
民
也
殘
忍
。

日
本
人
民
大
多
善
良
而
又
愚
忠
，
但
日
本
政
府
是
否
愛

民
如
子
，
就
有
個
疑
問
了
，
歷
屆
執
政
首
相
有
沒
有
汲
取

教
訓
，
腦
海
中
有
沒
有
殘
留
祖
宗
軍
國
主
義
的
好
戰
精

神
，
天
曉
得
！

這個國家和它的國民

百
家
廊

朵
　
拉

感　動

塵 埃歲月

興　國

國

連盈慧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蘇狄嘉

天空

呂書練

風景

■黃鶯 網上圖片

■ 黃昏時踩 單車，找尋生活中的驚奇。
網上圖片


